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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承认

,

即便置身于西元二 六年的光线里

摆弄手中的鼠标
,

然后点一支烟
,

在古筝和

二胡的演奏下来玄想西施这位远古的美人
,

袅袅青

烟会把有关她的事物一一呈现 明眸如潭
,

皓齿如

雪
,

红唇如樱
,

莲步款款
,

仪态婀娜 ⋯ ⋯是的
,

这

些都是表象的
,

是上苍赋予的造化
,

但有谁真正理

解她内心的伤痛 或者替代她的勇气与大义
,

恐惧

和战栗
,

忧愁与哀怨 —尽管事情
已经过去很久

了
,

美人与她所处的时代
,

距今已经拉开了两千五

百多年的时空
,

多么遥远
。

但我的心仍然会被一支

自春秋飞来的箭链射穿
,

夹带着滚滚隐痛
,

于是乎

一只手颤抖
,

忍不住地按住了心脏的部位
。

我过着一个低调文人的闲适生活
,

每天的工作

不过是完成定量的书写
,

自己给自己加码
,

在键盘

单调的敲打声中消磨 日月
,

较之一些得意洋洋的狐

朋狗友
,

我的状态显得暮气沉沉
,

关节和键鞘时有

炎症
。

写作已经让内心沉静而又无为
,

像一扇门在

白天开了
,

又在夜晚关了
。

与西美人这个弱女子相

比
,

我只有羞惭
。

作为男人
,

生命形同虚度
,

但又

不想在打牌搓麻中把时间耍掉
,

或者加人一场尔虞

我诈的商战
。

日子不多了
,

要掐着指头计算了
,

一

天
,

好比一元钱
,

我要把这一元钱花好
,

花光一万

元的时候也就修成了正果
,

永远不再想人世间的烦

烦恼恼恩恩怨怨
。

室内安静温暖
,

兰花盛开
,

冷香暗流
,

烟草淡

淡
。

窗外却依然喧嚣
,

大雪在节后的春天降临
,

把

正月的红灯笼打出沙沙的声音
,

游走如魅影
。

街市

上依然流淌着浓郁的氰氯
,

车不水马也不龙
,

游人

三两出没
。

腥气扑鼻的店铺
,

在节后刚刚开张
,

大

雪中招展的酒幌
,

不过是鳖脚的仿古之作
,

缺乏实

质性的灵魂风韵
。

这样的热闹也总是表象的
,

就像

这个时代的美人一样
,

可以利用手术刀的威力闪亮

登场
,

勇拿模特比赛的冠军

—
人们越发活得不

安于自己的脸了
,

不惜耗费巨资
,

像首饰匠打造戒

指一样打造出一个美人
。

在变性术大行其道的今天
,

不只是效肇的东施
,

甚至连男人也可以学着做一回

美人
,

与西子积极地靠拢着
,

企图争几分天下
。

唉
,

这怎么可能呢 人家西美人是绝对原装的

国色佳丽
,

天生丽质
,

粉黛轻施
,

一袭玉骨
,

裙据

漫飞
,

酥胸微颤
。

她拥有着天下美人的共同特质

天香如灵
,

聪慧机敏
,

能歌善舞
,

皓齿闪闪
,

眉目

溢情
。

至于另外著名的三位美人
,

都是后来的事情

了
。

中国的四大美人中
,

除杨美人出身官宦外
,

其

余三位有一个神秘的共同点 都降生在社会低微的

贫寒之家
,

都是忍辱负重的典型
,

都在完成重大使

命后郁郁而终
,

不得善果
。

红颜命薄
,

这难道就是

天下美人难逃的劫数么

至于西子
,

上天让她到世间来
,

只是想让她在

村头的水边烷纱
,

把家庭经营得人丁兴旺
。

她本人

也无甚野心
,

一心孝敬父母
,

和芒萝村的众多姑娘

们一样
,

织布种花
,

卤肉酿酒
,

相夫教子
,

完成一

个女人平庸满足的一生
。

在村人眼里
,

美是不当饭

吃的
。

老公也不会以老婆的漂亮为骄傲与自豪
,

他

一心一意地播种收获
,

把西施当繁殖工具罢了
。

直

到儿女成群
,

树木成林
,

水田一亩
,

房屋三间
,

老

了
,

不过是在村头增添一座土坟
,

中国则会少一则

供人意淫或宣泄伤感的传说
。

我时常冒出这样不怀好意的猜测 像她这样的

美人
,

在偌大的越国
,

能只有这么一位么 也许和

她同样美色的佳丽埋没村野
,

做了一世的农妇
,

幸

耶不幸 却也难讲
。

然而
,

历史从来鄙视假设
,

它

只尊重实际的发生
,

不管怎样
,

天下的巧事
,

偏偏

让西子遇上
。

幸耶不幸 问西美人去吧
。

某年春
,

江水返绿
,

桃花争艳
,

阳光恍惚
,

美

人西子正值情窦初开
,

发育完好的乳房美得让全村

人目瞪 口呆
。

她正在与伙伴戏水烷纱
,

阳光把她

黔淤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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吻味

的脸照耀得像山花一样漫烂
。

此时
,

从南边的道

上
,

走来了风度翩翩却正失意落魄的劳改犯范鑫
,

其实不过是个善于利用女人的白脸
。

他打着来给

美人送一包治疗心绞痛草药的幌子
,

闯入了美人

饥渴借懂纯洁如雪的世界
,

迅速俘获了美人的芳

心
,

并且不负责任地掠走了美人的初夜权
。

月光

灼灼
,

茅屋幽静
,

风吹树响
,

西子含泪又滴血
,

仰天盟誓
。

而正是这个让她爱得人骨的男人
,

她

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
,

将她的命运彻底改变了
,

也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
。

此后发生的事情
,

我真是不忍诉诸笔端—如果一个男人懂得怎样去爱自己的女人
,

又怎么能够

下狠心将其拱手让给暴君蹂埔 即便有天大的理

由
,

把事物提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
,

亦非君子之道

也
。

俗话说得好 女人原本就是让人疼的
。

而范某

身为一名知书明理和野心勃勃的入仕之人
,

在面对

西施的重大选择问题上
,

实在有失男人的厚道
,

它

开了中国美人计的先河
,

使恶俗的流毒传播至今不

绝
。

即便当时的时代
,

女人地位低微草根
,

但正因

为此
,

才将贞操视若比生命更加辉煌的盛典
。

而正

是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男人
,

却将西施陷于
“

一女

侍奉二夫
”

的尴尬境地
,

一条通向死亡的险恶道

路
,

它意味着一个女人在世间的幸福没了
。

如果说

西子年幼无知
,

任由狡猾如狼的范鑫扯了个为国献

身的大旗盖在头顶
,

尚且不明就理
,

那么身为朝庭

官僚的范某
,

还看不透政治里隐藏的那点猫腻儿

么 如果像后人说的你有巨大的智慧
,

又怎能看不

透贪婪无耻过河拆桥的越王 自己折腾的狗事
,

让

一个弱女人来担当
。

夫差好色如一个素无远大志向的凡夫俗子
,

是

个及时行乐者的先驱
。

其向来不分场合
,

见靓女即

行云雨之欢
,

示意宫里的小太监
,

解下他的麻布腰

带
,

动作麻利地露出一身黑亮的体毛和茁壮的器

官
。

自西美人人宫后
,

夫差更是纵情酒色
,

夜不虚

度
,

吊儿郎当
,

树欲静而风不止
。

在夫差眼里
,

刀

光剑影
,

饮毛茹血
,

战马奋蹄
,

城墙摇动
,

说穿

了
,

最终不过是为了搂定心爱的美人睡觉
,

倒凤颠

莺罢了
,

现在他既然拥有了天下第一美女
,

断然不

会将其束之高阁
。

充分调动辣手摧花的所有本领
,

睡到日落西天
,

战一轮
,

再睡到半夜五更
,

街巷梆

声
,

助其再战
。

由于西子是个颇有教养训练有素的

女子
,

依照大王夫差一贯的行为做派
,

怎解西子的

万种风情与其中奥妙 起初
,

尽管西子抱定救国救

夫大义
,

但面对粗鲁
,

忍气吞声
,

趁梳妆暗自垂

泪
,

胸 口的毛病常犯
,

心下数次将范鑫痛骂
。

哭够

了
,

骂完了
,

再奔赴一张床榻的屠场
。

夜幕沉沉
,

颠覆者的阴谋在平稳运行
,

西子睡过的竹床上
,

不

但响着专制满足后的奸声
,

还闪烁着一个女人的血

腥呻吟和遗留在历史角落的悲情鳞片
。

但复杂的人性
,

是不可思议的
。

时间长了
,

女

人的弱点就会显露出来
,

那就是即便和畜生做爱
,

也会做出感情
。

况
,

一做就是十年光景啊
。

这十年

里
,

夫差充分享受着西美人的爱抚与无限温存
,

春

风浩荡
,

燕子呢喃
,

两个人在肉体上渐达融合境

界
。

原本粗野好色的夫差
,

心性也渐渐有所收敛起

来
,

渐渐地懂得了怜香惜玉
。

平 日里
,

他称西子为

妻
,

而西子回叫他为夫
。

他为她付出的可太多了
,

专门设立豪华的舞场
,

筑起姑苏台
,

为她建巍峨的

馆娃宫殿
, 花还时常陪她到裁缝店量做丝绸的衣裙和

狐裘华服
。

西施穿在身上
,

愈显白天鹅一般的高贵

和楚楚动人
,

她经常拉着夫差的手在宫中漫步
,

给

池中的锦鲤喂食
,

要么一道去雪后的山涧饮酒赏

梅
。

远山如黛
,

白云悠悠
,

一股腊梅的清香在山中

弥漫
,

让西施和夫差都感到了世间的美好和爱情的

甜蜜
。

随着西子的渐渐成熟
,

她终于明白自己在这

场男人的游戏中充当了什么角色
。

她有些懊悔
,

但

为时已晚
。

更为要命的事情是 她已经习惯了眼下

的生活
,

也习惯了她与夫差这个虚拟仇敌每天的拥
。

因为
,

这个人成了她事实的丈夫
。

他身上的气
,

他的饮食习惯
,

甚至在西施多年的调教下
,

已经克服掉了许多坏毛病
,

倒在西施的怀里时
,

得像个大孩子一样乖顺
。

陶醉于美人营造的温柔之乡
,

头脑简单的夫差

早已荒疏了岌岌可危的朝政
,

对西子的爱恋却像流

淌的长江奔流不息
,

还为此得罪了相国伍子青等国

家政要官员
。

这是夫差的重大失误
。

另一方面
,

也

暴露了夫差是个直来直去的性情中人
,

连说话都是

粗嗓门
,

性子急得一点就着
。

一味追求个人享受
,

也不看看眼下是个什么火候
。

严格地说
,

他实在不

配做一个战乱时期的君王
,

离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

政治家相距更是千里万里之遥
。

那么
,

最终败在诡

计多端
、

隐忍残暴
、

一心实现复仇愿望的勾践手下

当是个必然注定的结局
。

事已至此
,

如果有人再说西施从来没有爱过夫

差我是不相信的
,

从整个事情的经过分析也不成

立
。

什么狗屁江山
,

那是你们男人间的游戏
,

而女

人
,

只想找到一个踏实可靠的归宿
。

一个男人为一

个女人付出了这么多
,

如果这个女人再不心生恻

隐
,

真个是蛇蝎心肠了
,

而西施绝对不是个心狠手

辣之人
,

相反
,

她的内心之高洁不在她的美貌之

下
。

关于这一点
,

从范盖带人攻城
,

西施出城接应

的事情上
,

足可以看出其 良善的品性和崇高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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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群之中
,

她们在交谈
。

她们紧抿着嘴唇
,

了无声息
。

她们用手语交谈
。

可能是要表达的东

西太多
,

她们快速地变幻着手指
,

甚至挥动着手

臂
。

在路过的人的眼睛里
,

她们像是两个张牙舞

爪的怪人
。

可她们的脸上绽放着会心的笑意
。

她

们正当妙龄
,

像两束隐藏着伤 口的鲜花
,

在她们

望—当时
,

范某的士兵围堵于吴国的城下
,

朝城

墙大声喊话
,

企图用攻心的政策瓦解夫差的官兵
,

对自觉放下刀剑的吴国官兵许以重赏
。

一开始
,

夫

差的将士并未吃他那一套
,

拼命抵抗而使其久攻不

下
。

急于成功的勾践急得抓耳挠腮
,

把范某叫来一

通训斥
,

逼其立下军令状
。

于是乎
,

摧毁性的暴力

开始实施 火攻
,

投掷石头
,

万箭齐发
,

射落城头

吴王的旗帜
,

一时惨叫震天
,

鲜血用喷溅的方式染

红了高高的城墙
,

血顺着垛口流淌下来
。

此时的范

鑫
,

也终于暴露出了他的实用主义嘴脸
,

完全置西

施也在城中的事实于不顾
,

他要将吴国的城池化为

一片火海的汪洋
。

危机关头
,

西施经过一番审时度

势
,

勇敢地出现在硝烟滚滚的城门之上
,

制止了流

血事态的进一步扩大
。

她让范鑫答应一个条件
,

就

是进城后不要滥杀无辜
。

于是城门大开
,

范某带人

冲了进来
。

在西施十余年的美人生涯中
,

我一直对越王勾

践这个躲在幕后的关键人物心生厌恶之情
,

他伙同

范鑫之流不择手段的胜利为我所不齿
,

他卧薪尝胆

甘当奴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作为
,

究竟为了什

么 一心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也就罢了
,

但他利用

女人的美色和男人的弱点
,

居然使出一个让人意想

不到的狠招
,

实在是阴损到了极致
。

事实是
,

当以

他为首的一伙鸟人夺取了江山
,

天下更不太平
,

百

姓的日子更加水深火热
,

同样
,

更多的美人仍然难

免遭殃的命运
,

沦为新一轮胜利者发泄兽欲的工

具
。

在人品上
,

勾践的品性甚至远不及被打败的夫

差
。

夫差这个人物几次都将勾践在屠刀之下放过
,

身上毕竟还有几分人性的余温
。

他的最终醒悟和面

蒙三层白布自杀身死
,

也为自己的纸醉金迷做了一

个还算完善的了断
。

死时
,

他最放心不下和难以割

舍的
,

大概就是心爱的女人西施了
,

此时的西美

人
,

内心充满了浩瀚的悲伤与复杂的绝望
。

果然不出所料
,

天下刚刚夺定
,

新一轮的内战

又轰轰烈烈地上演了
。

这一次
,

像无奈的西施被推

上了历史的祭坛一样
,

自作聪明的范兹也成了可怜

的牺牲品
。

他大呼上当
,

悔之莫及
。

这才想起自己

是多么对不起被他毁掉了一生的美人西施
,

于是
,

连夜拉起西施
,

逃出城池
,

其实是逃出了比他更阴

险毒辣难以预测的政治怪圈
。

至于美人西施是否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
,

与之

一道隐居泛舟于太湖之滨
,

此后生儿育女颐养天

年
,

恕我直言 这是违背常识的虚构或杜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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